
欧震陪同公安部办案
人员来到住在榆林地区的
毕家，应声开门的是一个
年轻漂亮的女子
上海解放不到一个月，榆林分

局局长刘永祥拿着卷宗来到了上海
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局长李士英的办
公室，汇报了一起内部人员作案的
经过。

!"#"年 $月 %日，榆林分局的
民警欧震奉命协同公安部查处蒋帮
空军司令部第 &'电台台长毕晓辉
非法藏匿武器的案件。
那天上午，欧震陪同公安部办案

人员来到住在榆林地区的毕家，应声
开门的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

同样年轻的南下干部欧震问：
“毕晓辉在家吗？”

漂亮女子见门外是身着军装的
解放军，先是一惊，随后面无表情地
回答：“他一个多月以前离家后就没
回来过，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欧震一脸严肃地告知女子：“告

诉你吧，他早已随蒋军逃往台湾了，
你是他的什么人？”
“我是他的姨太太。”对方一脸

的惊慌。
欧震通报道：“我是榆林公安分

局的军代表，他们是公安部的特派
员，今天到这里来就是要了解你丈
夫毕晓辉的情况，同时还要对你家
进行搜查，请你配合。”
欧震说罢，又追问道：“这里还

住着谁？”
“还有毕先生的大太太。”
欧震与公安部的特派员分别询

问了两个不知所措的女人，也问不
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他们出示了
搜查证后，开始翻箱倒柜地搜查起
来，结果在其家中查获了几支枪支
等非法武器，公安人员根据她们态
度积极，配合检查，且又属初犯的情
况，给予了宽大处理。

欧震一把搂住了朱氏
哄她道：“现在已是共产党
的天下了……”
欧震人虽离去，但他对那个年

轻漂亮的二姨太朱氏却一见动心，
其一颦一笑、一举一动，在他的心里
挥之不去。
已是深夜了，欧震躺在寝室的

床上抽着烟卷，脑子里始终浮现朱
氏风姿绰约的倩影。他正是二十出
头春情萌动的年龄，冲动之下竟不
顾领导的三令五申和严厉的纪律规
定，一骨碌爬起来忘乎所以地直往
毕家赶去。
开门的正是朱氏，见公安人员

深夜又上门来，她张着嘴吓得魂不
守舍。
欧震像老熟人一般径自来到客

厅，趾高气扬地坐下后盘起腿，虎着
脸对着惊魂未定的女子严厉地说
道：“还有许多问题你上午没交代清
楚，多亏我在公安部特派员面前替
你们美言了几句才算过关，但事情
还没完，你看怎么办？”
见过世面的朱氏自然听出了来

者的弦外之音，她取出 (枚银元，递
给了欧震：“这是一点小意思，等以
后事情过去了，一定重谢。”

欧震接过银元漫不经心地往裤
兜里一揣，故意为难地说：“现在共产
党对你丈夫和你们犯下的罪行肯定

是要追究的，我是负责处理你们案件
的办案员，我会尽力帮你开脱的。”
朱氏低着头，动情地说：“对你

的大恩大德，我感激不尽。”
欧震色眯眯地望着对方，意味深

长地问：“到时你打算如何报答我啊？”
朱氏抬眼瞟了一眼欧震，嗫嚅

地说)“随你，只要我能办到。”
欧震一把搂住了朱氏哄她道：

“现在已是共产党的天下了，毕晓辉
已逃往台湾回不来了。你这么年轻，
难道为他守活寡？你还是识时务些，
只要你跟着我*我不会亏待你的。”
朱氏闭着眼睛，吓得不敢反抗。

她想到丈夫已远走高飞，现在解放
军吃香了，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顺
着他也是个依靠。于是她就半推半
就地顺从了。
有了一夜情，欧震并不甘心，他

还想长期霸占这个到手的可心女
人。但他心里清楚三天两头去国民
党军官的小老婆家自然不便，为了
避人耳目，欧震让当地留用的旧警
察帮他在附近一个偏僻的小巷内找
了一间房子，以一定娶朱氏为妻相
诱惑，竟然金屋藏娇起来。毕家暗藏
了一批赃款，朱氏也拿了出来，两人
添置了一些家具，明铺暗盖地过起
了夫妻生活。

榆林分局局长刘永祥
下决心查个水落石出
那天，欧震闲着无事，便从办公

室的抽屉里取出银元把玩起来。突
然有人闯进他的办公室，他吓得立
刻将银元扔进抽屉里，马上关上了
抽屉，但这惊慌的一瞬，却被来者老
刘撞见了。

尽管老刘只见到一枚银元，但
那时公安人员生活尚比较艰苦，对
实行供给制的民警来说，有银元是
稀罕之事。欧震不是原来的上海旧
警察，家又不在上海，故一般难以搞
到银元，只怕来路不正。

榆林分局局长刘永祥听到部下
汇报此事后，感到虽是小事，但他没
有麻痹，立刻派人找来欧震让他讲清
楚。开始他不承认有银元，后来又编
了一个谎言来掩盖：“银元是朋友送
的”。调查的干部问：“哪个朋友送的？
你把他的名字写下来，我们马上去核
实。”欧震说不出来，难以自圆其说。
疑点愈加明显，刘永祥下决心

查个水落石出*成立了专案组。
尽管欧震坚不吐实，但是刘永

祥没有善罢甘休，而是派人对欧震
身边的人进行了解。有个旧警察开
始有些顾虑，以为共产党与国民党
一样，只是做做样子罢了，没有说出
实情，后来通过调查干部反复宣传
共产党的政策后，终于和盘托出：
“那天，欧震曾对我说是老家要来
人，委托我帮忙找个住处。我是个旧
警察，感到自己低人一等，为了讨好
南下的解放军干部，以后能为自己
说点好话，帮个忙，便利用过去当警

察的老关系，很快为欧震找到了一
处房子，而且是免费使用。为了掩人
耳目，他对邻居称朱氏是乡下来的
未婚妻。”

有了这个线索，案件有了突破
口。一天下班后，专案组的一名警察
悄悄跟踪欧震。欧震并没有直接回宿
舍，在一番东张西望之后，径直拐进
一条偏僻的小巷子。那警察一眼就认
出，开门的年轻女子正是朱氏。欧震
金屋藏娇的尾巴终于露了出来。
专案组当即决定，迅速前往现

场，欧震和朱氏同居被当场活捉，还
在其居处搜出了许多赃款，这是毕
晓辉留下的财产，朱氏将这些家底
带出来，准备与欧震长期生活下去。
经过做朱氏的思想工作，她抽

泣着讲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朱氏的交代，使组织上掌握了

欧震犯罪的全部证据。这时欧震才
如梦初醒，吓得痛哭流涕，请求组织
上给予一条出路。
刘永祥汇报完案情有些担心地

说：“欧震是南下干部，公开处理恐
怕政治影响不好。”
李士英局长听罢汇报，拍案而

起，愤怒地说：“我们在丹阳待命时，
对接管上海的干部进行了反复的教
育，他到了上海才几天就如此胆大
妄为，实在是罪不可恕。此事性质严
重，务必严惩。不要怕丢丑，当年黄
克功!就是红军功臣，不也公开处
理了？几千人的队伍出一两个败类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亡羊补牢，犹为
未晚。只有公开处理了，才能起到警
示他人的效果，才能杜绝这类腐败
案件的再次发生。”

!黄克功!十三四岁参加红军!

在革命最困难的时期跟随毛泽东上

井冈山打游击! 参加了二万五千里

长征! 救过首长的命! 可谓功勋卓

著" 但他因与延安女学生刘茜求爱

未果!竟枪杀了刘茜"毛泽东经反复

考虑!批示将黄枪毙"此事在延安引

起极大震动"

新上海惩腐第一枪#上$

! 李 动

上点年纪的人大多知道，解放初期，毛
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痛下决心枪决了石家庄
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天津的地委书记张子
善，对这两个功臣进城后的腐败行为给予
了最严厉的惩处，这一震惊天下的铁腕举

动，教育了全国广大党员干部。人们大多以
为这是全国首例惩腐案，其实上海惩治腐
败案更早，被枪决的对象是上海刚解放几
天就霸占国民党军官姨太太的南下干部欧
震，这起案件被称为新上海惩腐第一枪。

绝响!永远的邓丽君
姜 捷

! ! ! ! !"#很快就会让人有!谈恋爱"的联想

排场和面子做足了，不远千里而来，高凌
风当然希望能和邓丽君说上话，于是演唱结束
后又到她下榻的希尔顿饭店大厅等候，但当电
梯门打开，邓丽君被一群人簇拥着往大门走，
高凌风走到她面前说：“我来看你，演出成功！”
邓丽君对他点头示意，即被拥着走向门口一辆
高级轿车，他只能望着名车美人绝尘而去。
当时邓丽君已在岛外获得极高肯定，另有

一次难得回台在高雄喜相逢歌厅演唱一星期，
高凌风同样把握时机，专程从台北搭机到高雄
听她下午的演唱，再赶回台北准备晚上自己的
表演。为了创造惊喜，他将自己在台北迪斯角
歌厅的压轴演唱提前改为唱开场，唱完大约晚
上九点，立刻开着凯迪拉克，在三小时内从台
北飙到高雄，在邓丽君入住的汉王饭店订下总
统套房，请来乐队并布置满室的玫瑰花、酒和
蜡烛。经琼瑶指点，高凌风特别挑选花朵像一
颗颗红心的“一串心”，准备献给邓丽君。他将
一串心花朵放在葫芦形透明玻璃瓶里，瓶口系
上红丝带，两条丝带上有琼瑶亲题的字句，一
边是“问彩云何处飞，愿乘风永追随”，另一边
是“有奇缘能相聚，死亦无悔”。
邓丽君在喜相逢歌厅唱完压轴已是十二

点，高凌风央求当时担任节目主持人的凌峰，
以大家要一起庆祝为由，请邓丽君先回房休
息，等总统套房布置妥当，凌峰带着邓丽君来
到现场。房门一打开，就看到张菲弹着吉他，
高凌风则捧着“一串心”唱着：“如果说，我爱
你……”邓丽君当场脸红害羞，掉头跑回自己
房间。高凌风要张菲到邓丽君房间请她，她便
很大方地回来和大家同乐。高凌风的浪漫追
求最后并没有成功，邓丽君从来不是他的女
朋友，但回想起那纯真年代，他微笑地直说：
“那时就是很好玩！”

邓丽君在圈内的人缘好是公认的，但可
爱女孩身旁一出现男士，很快就会让人有“谈
恋爱”的联想。十六岁她拍《谢谢总经理》时，
有人传她和男主角杨洋拍拖，她一笑置之；拍

《歌迷小姐》时，有人传她和张
冲在一起，她不予回应，自然
就没有下文了；钟镇涛倒是对
她真有好感，可是她只把他当
“弟弟”看待，没有任何关系。

'"+% 年传出她和琼瑶时
代当红的男影星秦祥林过从甚密，且言之凿
凿。起因是她春天欧游时，两人在意大利巧
遇，一票人同游，因为年龄相近谈得来，之后
又约了赴美同游，绯闻自然传得满天飞，但邓
丽君极力否认。那年初秋，邓丽君在台视录
《千言万语———邓丽君时间》节目时，秦祥林
曾带着鲜花来探班，邓丽君一下子就脸红了，
人也有些不自在，在场记者形容她有些慌乱，
高兴带着紧张，两人很有“问题”。当然发稿时
就自由发挥想象力，“恋情”一下就被炒得沸
沸扬扬了。他们的这段“绯闻”一直到他订婚
之后才平息，甚至于有许多杂志还同情邓丽
君的失恋。邓丽君也一笑置之，她对妈妈说谣
言会不攻自破的，不要理会它！
她的身边有男士相伴，名字就会连在一

起上报，这让她的行为举止变得必须非常小
心翼翼，甚至好几次她带着弟弟长禧出现在
公共场合，都被人以怀疑的眼光打探，还好她
立即反应过来，连忙介绍：“这是我的弟弟邓
长禧。”才逃过又一次的捕风捉影。另一次她
抱着哥哥的小孩玩，被媒体拍到照片，指她秘
密结婚生子，让她哭笑不得，她说：“侄女像家
姑，外甥像娘舅，在遗传学上是很正常的，我
的侄女儿当然会跟我长得像啰！这不表示就
是我生的孩子啊！何况，我如果结婚，一定会
高高兴兴地昭告天下，为什么要秘密去结呢？
我生子，什么时候看到我大着肚子呢？”那时
候她曝光率还挺高的，十个月不上媒体当然
绝无可能，这段传闻也只是在报纸上登了一
天就自动瓦解。
邓妈妈说起邓丽君的爱情观是：“绝不做

第三者，绝不破坏别人的家庭，有太太的绝不
沾，没有题目给人家写，绝不自己去制造。而
且，她也绝对不会图别人什么而上人家的
当。”她的好友也证实邓妈妈的说法，邓丽君
本身条件非常好，自尊心很强，好胜心也很
强，犯不着去抢别人的老公，她的一举一动都
备受瞩目，也就是这样，她的交友状况也特别
谨慎到几乎归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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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玄兴今天休息，早上起床后，便抓紧时
间落实他那“竞聘计划”。他出门后拨通的第
一个电话，是给酒店财务部经理彭晓芬，主动
邀请其在东海一家高档的粤菜馆吃午饭。彭
晓芬满口答应，让他喜出望外。
单身快有八年的彭晓芬，是一位很能把

握自己的女人。一般情况下，她不热衷于参加
社会活动，也避开同异性单独交往。但是自从
去年女儿赴澳大利亚留学，日常的规
律被打乱，一人生活造成精神的空虚
和抑郁，产生许多莫名的烦恼。黄玄兴
的电话邀请，正好洞开了她的心门：一
个比自己小七八岁的男人，来电话单
独邀请，这是一件好事！加上昨天一起
瞥见周松明与宋春花两人亲热的事，
便认为这也算得上是一种情缘，故从
心里生成了对黄玄兴一些好感。

彭晓芬不是有意姗姗来迟，路过
大商场，她进去挑一件淡黄色羊绒套
衫，才喜盈盈到来。见到黄玄兴后，稍
微有点激动，坐定了才委婉地问：“黄
主任，感谢你今天单独邀请，真巧我没
有安排，否则只好抱歉了……”
“我早就考虑请你了，就是生怕你

拒绝，今天我突然想……”黄玄兴望着
彭晓芬，诡秘地笑笑，挪动了一下座椅，压低
声音说，“汪姐呀，今天一个是邀请，一个是乐
意……真是难得的顺理成章，我要为你增添
生活的乐趣，,-../0！”
听了这些话，彭晓芬心里十分舒坦，虽然

脸上不表露，嘴上却说：“小黄，你不邀请，我
也可以邀请你……其实我也有顾虑，怕你双
休日家里有事。”她想了一想，睁大眼睛说，
“这样吧……往后若是我邀情你，没有特别原
因，你可不能推辞呀。”
“当然，而且肯定！”黄玄兴想了一想说：

“有件事我要麻烦你，给我顶一顶……”“什么
事呀？放心吧，再难的事，我也顶住！”
黄玄兴捏着彭晓芬手，压低声音说：“就

是周松明和宋春花两人公开拥抱的事……如
果有人来核实，就说你一人看到的，千万不要
把我牵进去……在关键的时刻我要避嫌呀。”
手被黄玄兴紧紧地捏着，彭晓芬顿时有

了种十分惬意感觉，她毫无顾虑地回答：“放

心，你就顺顺利利当副总吧！”
华贵大酒店的选聘工作会议已经结束，经

过讨论研究，将群众意见与部门的提名进行归
纳，加上主要领导的想法，形成最后决定：推荐
周松明、黄玄兴为酒店的副总经理人选。
周松明这天轮上值班经理的差事，担当

酒店临时总管。他清早就到岗，一上午就上上
下下、前前后后把总值班该巡视的地方走了
遍，还不时地用对讲机，解答有的部门和岗位

提出的各类应急问题。中午，他也
不急于用餐，特意来到总台，面对
领班胡佳，询问起帮助外宾落实戏
票的情况。
胡佳口齿伶俐地回答：“周经理

尽管放心，我已经搞到两张京剧
票，是新排的老戏《贵妃醉酒》，明
晚在天缘大舞台上演，我已与外
宾联系过了，连看戏的车辆也安
排妥当。”突然她想起了一件事，
脸色变得有些沉郁，顾盼左右后
轻声地对周松明说：“周经理，我
……上午耳边传入关于你的风言
风语，说了怕会影响你，不说吧，
心又憋不住……”

周松明听了有点惑然，正视着
胡佳，“你……你说吧，就是话重

了，我都不会怪你。”“有人在传……说你与
宋老板在一个角落里亲热，还拥抱呢……”胡
佳低着脑袋缓缓地说，显然她不愿瞧见心目
中偶像显露尴尬的表情。

周松明听了心里一怔，很快调整好情绪：
“谢谢小胡，人家要这么说，我制止不了，我依然
还是我……”他想了一想，又自谴地说，“人呀，
有时要躲避风浪，但风浪还总是追上他……”
“胡……小姐、胡小姐，”前台边传来变调

的声音，一位肤色净白的外籍女子在呼唤，胡
佳回过神来，急忙靠近去。周松明只得离开，
带着心事去小餐厅用餐。“啊哟！刚才……
那男人真是中国标准的……帅哥！让我眼睛
一亮。”此女子用生硬的汉语对胡佳夸耀道。
胡佳勉强地笑笑，热情地问：“你好呀，伊露利
娃，有什么需要我帮助？”
伊露利娃是白俄罗斯内衣模特，一位长包

酒店的客户，来中国走穴已经有一年多了，被
东海市一个高级的夜总会特聘为头牌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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